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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凯《大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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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重

张凯长篇小说《大风》，以直观写
实的手法，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发生在
鄂尔多斯高原农村变革的人文生态
图，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强烈印象，是
当下中国小说难得的力作。

小说以《大风》命名，显然具有
含蓄的象征寓意。此“风”非谓自然
之风，乃是变革之风，易俗之风，或
曰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转换过程中
的碰撞之风。“风”来之迅猛，一如
蓄满能量的龙卷风，霎时便刮得天
旋地转，翻江倒海，彻底搅乱了村民
们世世代代习惯了的“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匍匐在黄土地上春种夏耕
秋收冬储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使他
们蒙胧转向，不辨东西，不知何去何
从。

“风”之始，一纸《禁牧令》，就使

村民们瞠目结舌，惊乍不已。盘古开
天到如今，谁听说过羊群不准放牧，
要圈起来“圈养”。违者，竟要“抓羊”，
罚款；抗者，甚至还要抓起坐牢。这突
如其来的似乎不近人情、不合常理、
大有粗暴蛮横执法之嫌的举措，自然
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于是，夜
牧者有之，偷放者有之，想方设法，与
之对抗。不过，还好。当科技人员推广
青贮，帮助村民们解决了饲草问题，
特别是禁牧恢复了退化的植被，改善
了生态环境，村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以后，风波随之平息并加以拥
护。

而接踵而来的征地、拆迁之风，
就更触动人们的神经，让人心神不
定，艰难决断了。签字？不签？张三看
李四，李四瞧王五，主意难下。是啊！

土地、老屋、黄牛，世代相传，生死相
依，难离难弃。这是决定命运的紧要
关头。然而，当他们一觉醒来，看到眼
前堆满从未见过的那么多征地补偿
款，摇身一变，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
百万富翁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在满
眼惊喜的同时，就更不知如何应对
了。有人乐极生悲，神经受到刺激，乐
疯了；有人因钱惹事，家人争斗，气极
上吊了；有人因为利益相争，兄弟子
侄不和了；有人财大气粗，买名车，建
豪宅，挥金如土，追求享乐，焉然一副

“土豪”派头了……村民们以前那种
真诚、憨厚、善良、朴实、互帮互助的
真情纯朴之风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

是自私、寡情、冷漠，彻底撕碎了罩在
乡村上空那种安全、祥和、温情脉脉
的面纱，变得面目全非了。

把善良的人搞得不善良。
把真诚的人搞得不真诚。
把有良心的人搞得没有良心。
把狠毒的人搞得更狠毒。

作者如是语。
其时，只有一个人头脑清醒，不

为金钱所诱，不为利害移情，仍然保
持着冷静达观的态度，他就是“爷
爷”。“爷爷”年届九十，在卡巴什生活
了一辈子，一生温厚、善良，与人为

善，唯一敬畏的是土地，相惜的是牛
娃。人、牛、土地三要素，构成他生命
的全部内涵。他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和阅历，能掐会算，预知祸福，用今日
一句时髦语言，叫“超前意识”；善于

应对，乐于助人，几乎成了村民们信
赖、仰仗、依托的保护神和精神支柱。
在他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光
环，使他成为一个超凡脱俗哲人式的
智者。实质上，他就是一个集农耕文
明于一身的代表或象征。他的老屋不
拆，牛娃不卖不杀，全村只保留他孤
独的一户，让他终老乡间，作者在这
里明确告诉我们，这里的农耕文明，
在“爷爷”那儿，已经划上一个完满的
句号。从此以后，卡巴什就进入城市
文明时代了。

到此，我们不得不说，作者精心
塑造的“爷爷”的形象，是丰满的，成

功的。当然，作品中的老公牛和其他
人物也被塑造的栩栩如生，让人过目
不忘。

此外，《大风》 以直击邪恶的智
慧与勇气，对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
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和应对
了中央反腐败的严肃精神。勿庸讳
言，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常发生农
民土地被征，而征地款项不能全部
兑现的现象，因而引发了村民集体
抗拒，演成了严重的群体事件。卡巴

什同样也不例外。对此，作者在“百
字消息”中，予以评细地描述：村人
们手拿铁锹、扫把、链枷、铁锤、斧
头、砖头、瓦片，从家里出发，集结在
山圪蛋的大榆树下。三百多人在新
一届社委的带领下，冲进沙巴拉，将
一台正在作业的大型机械拦堵在施
工现场。村人们吼声震天，让他们滚

出卡巴什。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官员
召来防暴警察，警告村民要以“干扰
公务罪”论处；一方面是村民以砖
头、瓦片、石头、土块进行围攻。气氛
严肃紧张，触目惊心。如果不是上级
政府官员赶来撤走防暴警察，后果
不堪设想。这种原生态的描述，简直
就是真实生活的再现了。当然，作品
中对农民的种种贪婪也给予了严正
的批判。

《大风》更多的是对道义、正义
的赞美。众所周知，在那些狂热放贷
的年代，有多少人倾家荡产，血本无

归，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剧。尤其是那
些因将征地补偿放贷致贫的农民，
更是惨不忍睹，苦不堪言。因为那些
疯狂吸资者，有的乘机耍赖，有钱不
还，成为名符其实的“老赖”。作者显

然不忍目睹这种诡异的现状，在小
说中特意安排了“四爹”教育侄子张
守弦的情节，要求他破产还债。用意
非常明显，就是以热切的愿望，呼唤
诚信的回归和被扭曲了的人性复
苏，以恢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同时，这也是解决放贷矛
盾唯一正确的出路和方向。还有，爷
爷对子孙和村民言传身教，严格要
求，多次对他们说“活人不是搭一张
人皮就是个人，人要说人话做人事，
才是个人”，从给孙子牛蛋留下的遗
书中看，爷爷无比地祈盼他的子孙
后代有德有为，像奶奶的那包银针
一样能治病救人，像爷爷的那两颗
牙齿一样钢硬去堂堂正正的做人。
这是作品的主体，是要让人性的美
好光芒去照耀每个人的神来之笔。

《大风》可赞，其心可赞。
《大风》可圈可点处很多，不是区

区两三千字就能对作品的思想性、艺
术性、创新性、探索性可理论清楚的。

本文只从农村变革的人文生态方面，
作了一点探讨。通读《大风》，极具感
染力和感召力，是一部能唤起人深层
美的共鸣佳作；是一部直面生活，关
注社会的现实主义佳作；是一部书写
变革，具有深深时代印记的佳作；是
一部秉笔直书，敢以正视和揭露矛盾
并探索解决方法的佳作；是一部充满
正能量，让人看到美好前景的佳作；
是一部彰显文人良知、责任和担当的
佳作。

张凯先生的长篇小说《大风》无疑是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成果中的精品力作。

作品直面现实，揭露中有肯定，批判中有讴
歌，不回避，不伪饰，将中国西部地区十几年
来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大发展中出现的各种
矛盾冲突做了高度艺术概括和提炼，展现出
一幅波澜壮阔的艺术画卷，塑造出一群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其表现的小说主题深刻鲜
明，寓意深远，耐人寻味。

“大风”其何谓也
小说开篇“引言”只两句话：“爷爷一声

长叹。我感到我的耳旁刮起一股强风。”这
“长叹”和“强风”似乎不着边际，但令人玩
味。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叙述人“我”
曾多次甚至不厌其烦地讲到了“大风”，此风
颇具神秘色彩，玄之又玄，给整部小说蒙上
一层“魔幻”的外衣。但是当我们读完小说最
后一页，掩卷沉思，恍然大悟，明白了“大风”
的寓意。“大风”其何谓也？一曰：禁牧圈养，
退耕还林，让滥放乱牧造成的荒凉地还原为
祖先留下的水草丰美地。这是一场史无前例
的“革命”，要把千百年来传统畜牧业的野外
放牧变为家庭圈养。这场“大风”刮得异常猛
烈，风势之强，风时之长，出乎民众预料。其
间演绎出一幕幕颇为好看的正剧、悲剧、喜
剧、闹剧，催人泪下，又令人捧腹。此风可谓

“龙卷风”，风过处，昔日的荒山秃岭、黄沙废
地长满了青草苜蓿、各种庄稼，卡巴什处处
百花盛开，清风扑面，成为人间山青水绿风
光秀丽之胜地。二曰：城镇化建设和征地拆
迁给古老乡村带来的巨变。过去，祖祖辈辈
繁衍生息的村庄，农耕文化的心灵栖所，一

夜之间被一场“大风”卷走了。我们惊异地看
到工业文明的“怪兽”挥着巨臂，这些庞然大
物轰鸣咆哮之声不绝于耳，卡巴什那个静谧
安详的村庄被摧毁铲除了，从鄂尔多斯高原
上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一座现代化新型城
市。工业化带来的是大范围的迅速的城市化
进程，不少村庄消失，大大小小城镇崛起。农
民涌入城镇摇身一变而为“市民”。这场“大
风”使卡巴什农民身心骤变，一时难以适应
而演变出了种种怪相。三曰：高利贷之金融
风暴。这场狂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不知天

高地厚，不懂廉耻礼仪，
诚信丢失，情义抛却。整

个村庄家家富裕，个个
土豪，由贫苦的农民一
下变成富翁，又一变而
为穷光蛋，上演了一出

“人间喜剧”。金钱迅速
腐 蚀 扭 曲 着 每 一 个 灵
魂。可悲亦可叹，可笑亦
可悯。这三场“大风”，刮
出了人生百态，也刮出了人间正道。政府根
据现实情况强令推行禁牧与古老的传统放
牧形成矛盾冲突，这也是现代文明与传统
文化的冲突，这场“大风”最后带来的是令
人振奋的植被恢复，山川秀美。城镇化建设

“大风”吹走昔日村庄，也吹来一座崭新美
丽的城市，它取代了小农经济的狭隘封闭，
效率低下，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
思想境界。高利贷金融风暴过后，也让人们
反省深思后，走上了重塑诚信，重新创业的
道路。这三场“大风”起于萍末，终于尘埃；

来之骤然，去之忽焉。此为卡巴什之宿命，
亦为中国城乡巨变之缩影。这三场“大风”
在小说的结构中内容相依，因果相存，过度
自然，不露痕迹，可谓大手笔也。

“爷爷”其何人也
这部小说在矛盾冲突中刻画塑造了栩

栩如生的众多卡巴什人物群相，而“爷爷”则

是群像中熠熠生辉的主角。“爷爷”的驼背，
像一座大山，坚挺，沉重，是中国农民几千年
来常年劳作形成的生理外形特征。看看吧，
过去有多少老农民都是佝偻着背，面朝黄土

背朝天，向“土地神”一步一叩首。外表丑陋
却令人敬仰，皮肤粗糙却令人敬爱。“爷爷”
睿智精明，所谓能掐会算，预知未来，因此罩
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他是凭着自己近百
年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而总结推算出社会将
要发生发展变革罢了。“爷爷”仁慈宽厚，胸
怀博大，赢得远近村民的敬仰爱戴，村民心
有疑虑，生有困难，总会想到老人，求助于
他；爷爷也总是施以援手，不负众望。“爷爷”
忍辱负重，孤独凄惶。他老年孤独，踽踽独
行，相伴有牛娃、牛蛋和三老婶。排解孤单寂

寞烦恼的唯有他们，他们是爷爷心灵的依靠
和生活温暖的来源。“爷爷”独立自强，老死

不屈。在各种各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他从
来没有哀求过人，总会想尽办法跨过难坎，

正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爷爷”
宁可被带手铐也不屈服，要以死保住他一辈
子打拼下的安身立命的老房子。当卡巴什整
个村庄消失后，只有“爷爷”的房屋被长久保
留下来，成为卡巴什新城最原始最宝贵最有
价值的民居博物馆。“爷爷”去世后，我们读

到了这样意味深长的文字：“那道山梁就是
爷爷。山梁南端扬起的峰，就是爷爷的头；山
梁上段弓起的脊，就是爷爷的脊梁；山梁下

段凸起的两个包，就是爷爷的两个屁股蛋
儿；山梁北头分开的两条梁，就是爷爷的两
条腿。爷爷棱角分明，肌肉发达，雄强魁梧，

傲世出尘地望着远方。”这是一个中国农民
死后化作了山脉的形象。当然，他的身上也

存在着农民的小聪明小狡猾，为其如此，才
不失其真。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人物画廊
中，“爷爷”性格鲜明，形象饱满，是当之无愧

的众多农民群像中又一个典型人物形象。耐
人寻味的是“爷爷”家门前的那棵大榆树和
与之相应的东边山圪蛋上的大榆树，都是爷

爷小时候种上的。当村庄被夷为平地，上面

长满了小榆树，而这小榆树被园艺师全部嫁
接上了一种叫金叶榆的新品种，不出几年这
里就会变成一处金色世界。作者用诗的语言
深情地写道：“这里，一到开春，满树榆钱儿
一片金黄；一到夏季，满树一片翠绿；一到秋
季，又是一片金色；到了冬季，它们纷纷脱掉

华丽的外衣亮出了它们的本真，有的像大漠

高原上的汉子，骨骼分明，雄健有力；有的像

塞北农妇，线条健美，面目清秀。”“爷爷”亲

手栽种的老榆树和后人嫁接的小榆树金叶
榆，其寓意也是显而易见的。老榆树象征着
如爷爷般的老农民，金叶榆则是老榆树的血
脉，是新一代由农民变为市民的混合型国
民，他们的命运前景如何，不用爷爷去“打卦

占卜”，也必定是灿烂辉煌的。
“牛娃”其何牛也

“牛娃”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作
者花费了不少笔墨来塑造它。它一出场就
不同凡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
看：“在阳光团子里，黑公牛全身油黑锃
亮，两颗铁色如锤的大卵蛋很是刺眼，在

胯下威风凛凛直垂大地；它身段长有八
尺，高有五尺，斗大的头上，两只犄角像两
柄弯曲的杀猪刀，亮着阳光是那么威猛。”
纵观小说对“牛娃”的叙述刻画，我们可以
看到，这是一头平凡的，这是一头威猛的
牛，这是一头神奇的牛。说它平凡，是因为
它和世上所有的牛一样，吃喝拉撒性别无
二致，而且特别在性生活方面表现的尤为
活泼可爱。它的“强奸事件”读来让人忍俊
不禁，甚至捧腹。为了惩戒它，爷爷给“牛
娃”换上了新笼头新缰绳，戴上了牛皮绊，

“它整天耷拉着脑袋，耷拉着尾巴，一声不

吭地站在圈里，有时它让自己的眼睛很久
很久地游窜在放有母牛的草地上，有时候
它望着望着就泪流满面。”“牛娃”真是为
性而吃亏，为色而伤感啊。它真是一头庸
凡的牛。说它威猛，是因为它比普通的牛
倔强，凶悍，拼命。当“牛娃”要被骟蛋时，
它表现得异常凶悍，要和“敌人”拼命。它

一头撞在树干上，只听咯嚓一声，树干断

了，“敌人”被弹射出了
一丈多远。它的头上流

着血。为了保护它的主

人，“牛娃”也是奋不顾

身，它眼睛一瞪撅起屁

股乍着尾巴绷着斗大的

头，哞的一声长吼，顶向

了“敌人”。这样的牛真

是威猛无比呀。说它神

奇，是因为它通人性，知

人情，甚至颇具神秘色彩。当奶奶不幸遭

车祸去世后，“牛娃”拴着半截缰绳，从趴

在地上嚎啕的人们头顶上空飞跃过去，站

在爷爷怀前，低头闻了闻奶奶的鲜血，前

腿一跪，“嗷”的吼了一声，然后前蹄刨着

地皮，对天长嚎不已，然后豆大的泪珠在

它的长脸上瀑布般落着。你说，这是普通

的牛吗？在“牛蛋”的眼里，“牛娃”更是神

奇。它奔腾着，两眼如铃，两角直刺天空，

四蹄直砸大地，两颗铁黑如锤的大卵蛋随

舞而动，乍起的尾巴如一面哗啦啦飘扬的

旗帜在空中挥舞着。“牛娃”在紫花烂漫丛

中在阳光团子里摇头摆尾地稳健有力的

步子向我们走来……至此，我们明白了

“牛娃”的寓意，它是农耕文明的符号，它

更是卡巴什农民眼里的一条耕牛，朴实厚

道，坚韧不屈；它是中国辽阔大地上的一

条神牛，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创造历史，

书写诗篇。难道我们中国人民不就是这样

的牛吗？作者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

主义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赋予“孺子牛”

新的内涵和意象。
“牙齿”其何坚也

小说的开头和后边都写到了爷爷的“牙
齿”。开头：“我见一只白蜘蛛吐出一根红
丝线，悬挂在门楣上荡着秋千。定睛一看，
它不是白蜘蛛，是一颗用红线拴着的大门
牙，在微风中来回荡漾着。仔细端详半天，
我认出来了，它是爷爷的一颗牙。”后边：
爷爷临终留给我的遗物中有“两颗牙齿”，

“拿起那两颗被磨去多半的牙齿照着太阳

看，爷爷的牙依然坚硬如钢，光芒四射。看

着爷爷留给我的牙齿，我感到我的骨头在

咯咯地往硬生长着，让我立马变得顶天立

地了。”小说只此两处写到了“牙齿”。为何

要单单写牙齿呢？为何仅此两处写到牙齿

呢？张凯先生夫子自道：人的骨头里，牙齿

是最坚硬的。由此我解读“牙齿”的寓意

为：它象征着爷爷生命性格中最坚强的品

质，也是中国农民身上所有优良品质中最
闪光的亮点，他们坚忍不拔，顽强不屈，坚

硬如铁，坚毅如钢，这种祖祖辈辈一代代

磨练成的性格品质将被后代子孙继承延
续，成为中华民族的郎朗硬骨。两处写“牙

齿”，着墨不多，然而作品处处暗含其中意

蕴，留给读者的印象特别深刻，难以忘怀，

这正得益于小说所赋予的象征性寓意。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用浪漫主义的

笔法对蓝儿的梦幻做了精彩描绘。那十多

匹神马拉着太阳车在天空奔驰的壮丽场

景，不就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始就

向大地洒下光明的洒下美好的情景吗？那

金色的种子，金色的森林，金色的大地，不

正是我们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吗？此处作

者仅仅几笔将作品精神一下提升到了峰

尖，让这部小说大放光辉，从而也进一步

揭示了小说深刻的主题。这样的解读并不

是牵强附会，因为作者太钟情于“象征笔

法”了。我读过张凯先生的全部长中短篇

小说，发现他是特别善于应用象征手法

的，其寓意往往出人意料，使作品增加了

丰富厚重的内涵，意蕴深长悠远，耐人寻

味。《大风》其叙事手法，娴熟自如，炉火纯

青，是一部引发心灵自由飞翔的长篇小

说，读着就会让人插上想象的翅膀翱翔在

蔚蓝的天空。这，充分显示出了一个作家

对长篇小说创作的高超能力。《大风》坚硬

如钢，光芒四射。让人看着就会感到自己

的“骨头在咯咯地往硬长”，就会让你“立

马变得顶天立地”起来。“好作品让生命发

光”！ 借用这句话给《大风》是最恰当不

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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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的长篇小说《大风》是一部现实
主义力作，更是一部 21 世纪初叶血肉丰满
的鄂尔多斯高原变迁史。

近年来，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发生
在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作品极为少见。今天
的中国，改革发展的大潮汹涌澎湃，与世界
的交融日益密切，人的生活更加丰富，需求
更加复杂，思想更加多元，各种利益相互交
织，各种思潮激烈交锋，形成巨大的时代漩
涡，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包括作家都置身其
中。在这个漩涡里，时代关切的焦点在哪
里？哪一种关切才能切中历史的脉动？敢不
敢、能不能直面现实，并且在纷繁复杂的现
实面前保持历史的清醒？这不仅仅考验政
治家的胆识，也考验文学艺术家的胆识。因

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如此的生动活泼、变
化万千，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的鲜活，在未
来历史上的定位如何？都未确定。所以触及
现实生活的题材，要勇气，要智慧，要有对
现实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未来的准确把
握。

《大风》把笔触伸向最近十年来发生在
北方农村卡巴什这块土地上由生存环境恶
化引发的禁牧，由城镇化发展引发的土地
开发、农民失地、民间借贷等社会生活，展
示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性的真假、美丑，这
本身就要作家的才识和胆魄。在中国当代
文学史上，作家深情地关注农村的土地问
题、密切的关心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
命运、并站在历史发展的制高点、用长篇小
说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我国农村发展重
大历史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
转变的，前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

《创业史》，后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他
有影响的、涉及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林林
总总也不少，但就创作素材而言，似乎与作
家的创作时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在这
种距离下，更多的事件或已尘埃落定，或已
成为有定论的历史，这可以让作家们用比
较从容的态度来回望曾经的岁月，因而能

够比较清醒地创作，写起来更好把握一些。
而直面描写发生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农
村生态建设、城镇化建设和金融风暴中的
农民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及思想情感变化
的，在目前，《大风》独步文坛。在这个意义
上说，《大风》具有引领作用。

《大风》写的是当下的现实生活，反映
的是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人在利益面前发
生的人性升华与变异的时代大主题。作者
立足最近十余年的广阔背景，立意于生命
与土地的重要关系，刻画出了一个老头一
条牛、一个小孩一村人在 21 世纪时代发展
大风中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禁
牧，政府革了农牧民千年来传统养畜的命；
城镇化建设，政府革了农民祖祖辈辈以耕
地为生的命；征地拆迁、高利贷，让很多人
变成了富及一时的“土豪”，而一场金融风
暴又让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在一
场又一场“大风”中，民与官，人与人，三亲
六故，邻里之间，有的清醒敏锐正道直行，
有的迷茫失措冲突不断，真善美与假丑恶
的较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芸芸众生

在阵痛中沉思，在踉跄中前行，在拼搏中成
长。《大风》以农民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为
主线，互为关联，紧贴现实，虽然是一个小
乡村的故事，却是 21 世纪前叶整个中国重
大发展的一个缩影。

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深重的情感、丰厚
的容量、深邃的思想内涵、复杂多变的人物
性格、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紧贴脚下的土
地，体恤笔下的生命，反映人心的沉淀与浮
躁、人格的坚守与游离、人性的升华与变
异。这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深
厚的创作功夫以及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形
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成就了作品的
文学力量和审美价值，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
小说不可多得的重要成就。

作品中塑造的爷爷、老榆树、老牛具
有明显的象征作用，他们是农耕文明的代
表，在他们身上，有农民的坚韧顽强、吃苦

耐劳、敦厚善良乃至一些自私的品格。特别
是“爷爷”，久经沧桑，世事洞明，它既有农民
的正直善良，也有农民小小的狡猾，但这种

小狡猾又不影响其正道直行。他对时代有
着清醒的认知，也对历史有深刻的洞察，对
自己的行为有准确的把握。他对人们无休
止地追求眼前利益而破坏生态、置永续生存
于不顾的行为不满，又对一些行政官员在施
政时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不满；他对特殊时
期发生的人们疯狂的金钱追求、道德的失范
有清醒的警惕，也对农民失去土地以后的未
来有深深的忧虑，但他在竭尽所能地向他们
灌输着活人做事以诚实为本以德立人的法
则，甚至他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应变，运用小
狡猾向人们传达他的看法，显得精明老练，

有板有眼。这是一个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依
靠土地生存的睿智老人的清醒直觉，这是一
个活在当下、有深刻的社会经验的农民代
表，更是村民的主心骨，是他们心中的一位
德高旺重老人。在作品中出现的其他各色
人等，也各有性格，各有特色，各自反映着时
代的风貌。这是一个讲好了的故事。

文学艺术关乎世道人心。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中还指出：文艺创
作“应该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
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
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
前方。”当下一些所谓作家，创作视野中没
有国家民族的大义，缺乏历史发展的深邃眼
光，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抛诸脑后，或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着眼于鸡零狗碎，或以“暴露”
为荣，哗众取宠，忘记了或是故意忘记文化
对社会的引领，不足道也！而《大风》则站在

历史的制高点，忠实地让各色人等以自己的
感知、自己的生存方式在现实的舞台上去生
动地表演，不回避矛盾又不放大矛盾，客观
反映生活又不是自然主义的记录，不仅是一
部让人看到阳光看到美好前景的好小说，更
是一部 21 世纪初叶鄂尔多斯高原（也是中
国）血肉丰满的变迁史。

张 凯 ：笔名老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达旗工作多年。

著有长篇小说《行走荒草地》《古歌或本原》《巴音杭盖》《大风》，短篇小说集《仇钱》《西草地》，中篇小说《白

鸽》《祖父与黑马》《大红公鸡喔喔叫》《爸，我的爸》，戏剧剧本集《西村三四家》，影视剧本集《国家是棵树》。影视

作品有《血太阳》《大树底下好乘凉》《村道》《果子》等在央视、影剧院播出上映。长篇小说《古歌·或本原》获内蒙

古文学创作 " 索龙嘎 " 奖，电视连续剧《血太阳》获内蒙古 " 五个一 " 工程奖，中篇小说《大红公鸡喔喔叫》获

中国作家 " 鄂尔多斯 "文学奖，中篇小说《白鸽》获草原文学奖。小说《大风》再获第十二届内蒙古文学创作“索

龙嘎”奖。

———读张凯先生长篇小说《大风》

高湛明

大变革中的人文生态
———读张凯长篇小说《大风》

一部引发心灵自由飞翔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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